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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龍亭異丐

　　這日已是除夕頭一天。姜飛所得四十兩銀子，因乃母善於治家，將三十兩藏好，埋在地底，準備開春買田耕種。餘下十兩留在

外面，還了些債，添了幾件粗衣服。又拿一兩銀子做本錢，與人合伙擺一年貨攤，打算不再耗費本銀，就新年裡賺一點錢度日，等

把用去的二三兩銀子補足再去買田。　　一面令兒子上學，從此便可安家立業，不再過那窮苦光陰。姜飛穿得雖然不好，從頭到腳

件件均是新制，人也精神起來。每日冒著寒風去往龍亭呆等。從小受苦，愛惜物力，惟恐髒了衣服，去時帶著一塊包書的破布墊在

石階之上，坐在那裡一面看書，一面等候。偶然等得心焦，便繞著龍亭走上一圈，習以為常。

　　這時殘年將盡，湖水結冰（龍亭前有潘楊西湖，中隔長堤，為北宋故宮遺蹟，汴梁名勝之區），雪住以後景物越發荒寒，到處

殘冰散雪狼藉地上，凍還未解，天氣又冷，遊人極少，廟內和尚不多，也無什人對他注意。到了中午覺著腹饑，便將帶去的乾糧取

出，吃了一飽，想往廟內去尋和尚討點水吃。

　　剛一立起，忽聽殿台階上有人呻吟之聲。走上一看，牆角陽光底下堆著兩領草薦，一上一下，當中臥著一人，剛剛探出頭來。

那人一張長臉，瘦骨嶙峋，一雙怪眼閃閃放光，一臉灰塵，看去和活鬼一樣，朝自己看了一眼又把頭縮了回去，彷彿怕冷已極神

氣。看出所著只是一身破單衣。

　　暗忖，此人想是昨夜來此，凍了一夜，這還是廟中和尚怕冷，沒有出來看見，否則早被轟走。我前二十天偷聽讀書時，風雪交

加，又冷又餓，不遇見恩師還不是和他一樣？彼時母子二人當賣俱盡，挨到此時能否保全尚不可知。

　　越想心越寒，不禁起了同情之念，便走過去問道：「這裡地高風大，今天太陽好，陽光正照還好一點，日色一偏西，北風一

起，你怎禁受得住？還不如吃點東西，換個地方睡呢。」

　　花子聞言，有氣無力呻吟答道：「呆孩子，你倒說得好聽，我連路都走不動，又是三天沒有吃飯，除卻在此等死，有什麼法子

呢？」

　　姜飛聞言，心越不忍，偏巧當日腹饑，所帶乾糧已全吃光，買食物的地方往返有兩三里路，惟恐走開，萬一恩師賈先生走來錯

過如何是好？

　　方在兩難，花子聽他沒有下文，呻吟氣道：「我已決死的人，你還尋我開心，不能幫忙，還要吵我瞌睡。你們身邊有錢的人就

這樣沒天良麼！」

　　姜飛忙道：「這位大叔不必動怒，我也是個窮人，近二十天蒙一恩師周濟剛好一點。我那恩師約我在此相見，已等了多日未

來，惟恐錯過，不敢走開。我身邊帶得有錢，你如能夠去買吃的再好沒有。否則，這裡居高臨下，有人到此，老遠可以望見。我代

你去買吃的無妨，我這書包須要代我看好，恩師如來，更要把話說明。

　　「外面風大，請他往廟中稍待，我代你買了吃的就來。他老人家最是憐惜窮人，相貌也極好認，他臉肉得和玉一樣，雖說四五

十歲，看去還不滿三十，眼睛極亮，眉毛細長，左眉有豆大一粒紅痣，稍微留心便可看出。我代你去買吃的，你卻要代我看住先

生，把頭縮在裡面卻是不行。」

　　花子笑道：「你等那人他不會來，我不會誤你的事，你自去吧。」

　　姜飛一心盼與恩師見面，聞言心動，忙問：「我恩師人最至誠，與我約定，早晚必到、怎知他不會來？」

　　花子笑道：「他要能來，不等今天早已來了。真要見你，不會到你家裡去嗎？你要尋他也行，但須好好請我吃上一頓，你看如

何？」

　　姜飛覺著語中有因，方想詢問，被花子岔過，接口答道：「你只幫我尋到恩師，休說請你吃一頓，再加幾頓也行，你怎知道他

的住處？」

　　花子笑道：「你不是說他左盾有一粒痣麼，這位老兄以前和我是朋友，也同討過飯。你這小玩意兒太鬼，沒有請客便想套我的

話，那個不行，反正我看你請客如何，再說如不小氣，請我吃得舒服，開個大葷，我便多說一點，要請我吃個半飽，我便只講一

半，公平交易，你看可好？」

　　姜飛見師情切，彷彿一個快要絕望的人忽然有了一線生機，自是高興，也未想到所說真假，匆匆放下書包，便往街市跑去。

　　龍亭宋宮舊址，由上到下有好幾十層台階，還有一條一里多長的湖堤。方到街上，姜飛惟恐事情太巧，賈先生恰在此時走來，

一路飛馳。到了街上，本想買點尋常食物，後來一想，這兩許銀子帶在身上已有多日，這花子也許真個認得恩師，知道下落，就算

受騙，他如此窮苦，想吃一頓好的也是人情，好在單買吃的錢用不完，此人身上還著單衣，不如給他再買一身舊棉衣褲，省得夜來

受寒。下餘半兩多銀子就是遇見恩師要用也夠了。

　　主意想好，仗著彼時東西便宜，買了一斤牛肉、兩隻燒雞和一些鍋餅饅頭，又去買了一套舊棉衣褲，共總用了不到半兩銀子，

匆匆便往回跑。先還以為買得太多，花子可以分成兩頓。遙望殿台牆角之下花子仍是埋頭席內，並未如約，總算往返尚速，來去湖

堤並未遇見什人。

　　心想，花子也許怕冷，不能怪他，便往上走。到後一看，所留書包也散亂在一旁，花子睡得甚香，只得把書包好，喊醒問道：

「你怎睡熟，也不知我恩師來過沒有？東西買來，還給你買了一身棉衣褲，快些起來，穿好衣服再吃。」

　　花子立時爬起，看了一看，氣道：「我凍了好幾天，你既請客，怎不買瓶酒？」

　　姜飛見那花子得寸進尺，心雖不快，但一想到打聽恩師，重又忍住，笑道：「你方才沒和我說，將就吃完，只要說出恩師下

落，我能尋見，再請你吃酒也行，你怎麼不穿衣服呢？」

　　花子氣道：「我沒有酒不能度日，無論吃多少東西也是白費，誰叫你買這衣服的？既這樣說，這一頓只算點心，我也不白吃

你，只說一半的話，等你請我吃酒之後再說下文，誰也不要虧誰。」

　　姜飛覺那花子不通情理，有點欺小，尤其如此窮苦，自己從來都捨不得吃的雞肉好菜為他買了許多，還不滿意。現成衣服不

穿，偏要吃酒。方才同情之心冷了好些。後想，我在此候了多日，恩師未來，所說不知真假，只要真能尋到恩師，便將錢用光也是

值得，忙答：「你先把那一半說我聽聽！」

　　花子怒道：「你這小孩怎不通情理，不知我肚皮餓正在吃麼！如怕上當，我還去睡，不吃你的了。」

　　姜飛見他一手拿著牛肉正在狼吞虎嚥，往口裡亂塞，吃得難看已極，惟恐得罪，不說出來，只得忍氣靜候，滿擬所買食物三四

人也吃不完，哪知花子風捲殘雲，不消片刻吃了一個乾淨，笑道：「味道還好，就是太少。」姜飛見他吃得那等香法，已是奇怪。

　　再一細看，花子只用一手吃東西，起時身上披著一件舊夾襖，另一手好似怕冷，縮在胸前，始終沒有伸出。雖是獨手，動作極

快，沒有絲毫饑寒之色。這時雖有陽光，北風極大，自己著厚棉襖褲還覺手凍足僵，胸前直灌冷氣，對方一身舊單衣褲，披著一件

破舊夾襖，又赤著雙腳，一點也不怕冷，越看越奇怪，便留了神。

　　花子見他目光注定自己身上，怒問：「你老看我作什？人家說了不算，想拜我做師父，當小叫花子麼？」

　　姜飛聞言，心又一動。暗忖，那日恩師在書房中講《遊俠列傳》曾說，江湖上頗多異人，往往隱身屠沽乞丐之中。你們以後對

人必要謙和虛心，休以貧富論人。此人前後所說雖多可疑，這樣寒冬天氣，睡在當風之處，只穿一件單衣，手腳均無凍裂之痕，吃

得又多又快，豈非怪事？



　　同時想到，以前從未見過，便是今早來時天只剛亮，太陽還未出山，為聽恩師以前所說，想要熬練體力，照例要繞著龍亭上下

走上幾圈，曾在殿台前走過三次，也未發現此人。聽他自稱在此凍餓三日夜，雖是假話，能夠這樣耐冷，常人決辦不到。

　　莫是師父所說異人，不要錯過，且等探詢恩師下落，看他說些什麼，便笑問道：「大叔，不是我心急，實在我想見恩師的面大

切了。」

　　花子接口攔道：「你這娃兒倒真有一點意思，一會工夫便把我長了一輩，這樣稱呼我倒不好意思和你開玩笑了，我實在想吃兩

杯，這麼辦，你我同到街上，讓我吃上一頓好酒，索性對你說明，省得你聽上一半心中難過。你買這身衣服我用不著，拿去換酒，

再把你身邊半兩多銀子湊上，也足夠我一頓了。」

　　姜飛覺著，母親平日省吃儉用，擺個年貨攤才二兩銀子的本，東西好幾大堆，今早卻被花子把身上的錢全數用去，心中實是不

捨。無奈急於要知恩師下落，又聽花子把自己所剩的錢明說出來，心又一動。

　　暗忖，吃虧上當只有一次，此人實是奇怪，為了想尋恩師，就是被騙，只好認命，我已答應了他，不如放大方些，便把身邊的

錢全取出來，笑說：「大叔，實不相瞞，我是一個窮小孩，此錢便是恩師所賜，放在身上多日，分文不捨得用。本心是想請你吃

飽，穿好衣服，再送一點與你做一小本營生。你要吃酒，把它用光，我也無法。

　　「不過我恩師是位至誠君子，分手時節說好在此相見，早晚非來不可。也許人在生病，故未前來。天下事情太巧，萬一走來錯

過，如何對得起他？這些錢請你拿去，自己買酒吃，我仍等在此地，你能先對我說真話自然感謝，便是先往吃酒，回來再對我說也

無不可，你看如何？」

　　花子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二哥眼力果然不差，想不到你小小年紀竟有這樣志氣，你的錢仍拿回去，我雖隱身乞丐之中，不肯取

那非義之財，每日一醉，還能憑我這三個指頭取來，只不過我身邊向無餘財，沒有多的送你便了。」說罷，將錢遞過。

　　姜飛早聽出對方口氣似與恩師相識，又肯將錢還他，分明有意相試，心中驚喜。見那銀子除原有外還多了一兩整的，忙問：

「大叔所說我都不解，這銀子也多出一錠，我已送與大叔買酒吃，如何再取回來？」

　　花子把面色一沉道：「小娃兒家，能捨己從人已是好的，在我面前賣弄聰明卻來不得。多出這一點為數有限，不能算是送你，

斤斤計較作什，再說便假，你師父的話我就不肯說了。」

　　姜飛不敢再說。心想，這位大叔雖是異人，光景也必窮苦，如何能要他的錢用，且等聽完再說，忙即接過，恭身答道：「我非

有意，大叔不要見怪，我師父的事你老人家怎會知道？近日可曾相見？」

　　花子笑道：「非但相見，連他走還是我送的呢。行時匆匆，無暇與你相見，又恐對頭看破，並還給你留了一信。本來早要交

你，因他說得你小小年紀那樣好法，不大相信。我和他打賭，並還到你家中探看幾次。因那幾日連我也防連累好人，不便來此。另

命一人來此窺看，回去說你每日冒著冷風在此讀書苦等，一連二十多天沒有絲毫懈怠，實在難得。

　　「昨日你師父的對頭方離開封，才得親身尋來。此信在你師父走時命我轉交，離開你們見面落雪之日三四天，你師父本定第四

日天晴便來赴約，不料當夜我使得到信息，對頭已由北京趕來。本來事情還不至於洩漏，偏巧他為土豪之子寫了一堂壽屏，他那一

筆好字容易被人看出。

　　「本來他已隱跡多年，對頭都不知他下落。自從前年在山東濟寧州為了無錢度用，人又耿介，不肯伸手向人。正在為難，恰巧

寺中和尚要寫一個大匾，共只得了四兩銀子。剛被對頭手下看出字跡，他便被土豪請去教書。仗著事前小心，又無行李，說走就

走，賓主雙方當時起身，廟中和尚不知何往，等對頭得信大學尋來，人已不見。知他性情孤高，富貴中人向看不起，沒想到會去士

豪家中教書。

　　「他本定隱避三年，今秋我來開封，偶往土豪鄰家行醫，除一毒蟲。他聽下人說起，半夜出來尋我，才來龍亭相見，照例每來

都在夜深人靜之後，因那惡奴看他不起，學生一去便自回家，往來數月均無人知。前日月明之夜出來得早了一點，無意之中救一苦

人，致被對頭手下看出破綻。

　　「因在深夜，對方只得一人，雖經我上前戲弄，將其引開，未被看清面目，但已引起疑心。近一兩月對頭人來越多。落雪第二

天關中來了兩位好友，也是尋他多年，由我口裡得知他的蹤跡，風聲已緊，再將筆跡現出，更易被人看破，經眾力勸，方允起身。

他還覺著土豪人雖俗惡，待他還好，恐有連累，行時並還留有一信。

　　「哪知本省藩台和土豪至交，因他不願寫那種應酬東西，寫時沒有用心，敗筆甚多，筆跡並未被人認出。如其晚走一二日，必

往龍亭赴約。那幾天這一帶對頭正因當地官府巴結廠衛，在此賞雪飲酒，接連三次，他又膽大，難免相遇，非出事不可，總算運

氣，自他走後我們又布下好些疑陣，今已無事。

　　「我知你雖然聰明向上，為人誠毅，但你家中貧苦，難免小氣，不知度量如何，今早故意來此相試，想不到你對自己那等刻

苦，對人如此忠厚，實在難得。你師父走時所留的信雖然今日才交，累你多喝了一二十天的西北風。你為人心性已全看出，於你頗

有益處。等你看完信再說罷。」

　　姜飛一聽，恩師避禍遠走，暫時不能相見，好生難過。剛一接信，便認出上面字跡，與以前所拾舊書上的眉批一樣，想起雪中

送炭、解衣推食的恩情，不禁流下淚來。開信一看，才知那教讀先生是個文武雙全的俠士，真名早隱，人都稱他樂游子。因其名望

太大，又得罪了好些親貴，仇敵太多。

　　最厲害是宮廷中那般權奸巨猾，一個不巧便要連累許多好人，不得不暫避凶鋒。近一二年隱居土豪家中原非得已，本來早有去

志。那日雪中分手，忽接良友警告，約往秦嶺深山之中隱居避禍，時機一至相機起事。因見姜飛年幼聰明，有志向上，本想收為弟

子，偏巧事與願違，連臨別一面都苦無暇，特托同盟至友四師叔席泗代交此信，轉達心意。

　　並說：「目前官貪吏污，民不聊生，每一省縣必有幾個著名的惡紳勾通官府，欺壓良民。朝廷信任權閹，無惡不作，以致民怨

沸騰，盜賊蠭起。人民痛苦已達極點，不久天下必要大亂，單是讀書還不能切實用，我又遠去秦嶺，無人教你，你母年老多病，又

難遠離。

　　「看信之後，可先求你師叔傳授一點武藝，一面尋一好老師多認點字，照你最近數月聽我所講幾本能切實用之書，用心研討，

只要用功，久而自通。你年紀還小，不可求進太急，別的話尚多，臨行匆匆，也說不完，可向師叔求教，自會指點。你四師叔異人

奇士，文武全才，為想救濟人民，結納同道，雖然隱跡風塵，並非真以乞討為生；醫道又好，如願求學，將他醫術得來也可救人。

　　「不過你四叔生有特性，雖經我再三求說，答應收你做一記名弟子，傳一點武功根基，別的全要仗你自己虛心求教，能夠對他

心思，方肯傳授。他又四海為家，行蹤不定，我去之後他未必能多耽擱，至多在此三兩月，不過明春必要他往，這短一點光陰必須

用心努力才好。

　　「你年太小，不可自誤良機，將來學成也無須去往秦嶺尋我。一則我那地方隱在亂山之中，險阻甚多，去了也不易尋到。主人

雖是我多年老友，但他世外之人，與我心志不同，我不時還要去往西南各省走動，未必能長在山。等你年紀稍長，學有成就，到時

自會尋你。我信上不寫明地方便由於此。」

　　姜飛看完悲喜交集，忙向花子禮拜，口喊「師父」。

　　花子笑道：「快些起來，你家住在此，被廟中賊禿看見，又驚俗人耳目，可先回家等我，和你母親說好，好在你母子共只兩間

小房，無人同居。今夜我來尋你，再作長談，這身棉襖褲我拿去送與苦人好了。」

　　姜飛見他雙目神光炯炯，不怒而威，說出話來直截了當，不容違背，料知不願外人聽去。

　　剛一應諾，席泗忽然低聲催走，故意笑道：「你這小孩帶的東西我已吃掉，你和我吵有什用處，誰叫你自己走開，我還當是好



心送我的呢。再如絮聒，連這幾本破書我也不還你了。」

　　姜飛回頭一看，廟中兩個酒肉和尚正走出來，知他用意，故意答道：「你這人好不講理，書包還我，我買來過年的東西也不要

了。」說罷假裝賭氣，拿了書包便往回走。

　　到了下面湖堤，回顧席泗正與和尚爭吵。和尚說席泗污了他的廟牆，必有蝨子遺留，逼著席泗打掃乾淨，否則送往縣衙枷起。

　　席泗哈哈笑道：「你們這班賊禿驢不守清規，好吃懶做，因見此時無什香客遊人，從上到下到處冰雪污穢，也不打掃，窮爺不

過借了你不滿七尺之地，便想叫我把這幾十層台階連同湖堤為你打掃乾淨麼，簡直是瞎了眼睛做夢呢！」

　　和尚聽他反口罵人，同聲怒喝，立有許多僧徒相繼趕出。

　　和尚便說：「這花子污穢禪林清靜之地，偷那小孩的年貨果餅，是個惡丐匪人。」吩咐僧徒綁送官府枷打，活活餓死，並令將

那小孩迫回作證。

　　說時，早有兩個精強力壯、神態蠻野的惡僧上前。剛一伸手，便失聲驚叫，退了下來，甩手呼痛。別的和尚還不知道厲害，一

擁齊上，有的並往廟中取出棍棒上前亂打。席泗也不理睬，口中仍舊笑罵不已，也不還手招架。晃眼之間，是打人的全受了傷。

　　為首惡僧看出不妙，連呼「反了，這賊叫花會妖法，快叫地保官差送官究辦！」

　　另一和尚便追了下來，對姜飛道：「這乞丐是賊，他把你東西偷掉，我去報官，你不要走。」

　　姜飛見眾惡僧圍攻席泗，早已憤急，聞言氣道：「他又不是偷你們的，你們多少人打一個，我沒有那麼大的工夫。」

　　惡僧怒喝：「你這小孩怎不知好歹，只要敢走，你便是他同黨小賊，送到衙門叫你吃罪不起，乖乖上去等候，包你能將偷去的

東西迫還，你走就吃苦了。」

　　說罷伸手就拉。姜飛被人抓住，年小力弱，又掙不脫，正氣得亂跳，說：「再不放手，差人到來，就說你們無緣無故多少人打

他一個。」

　　惡僧大怒，伸手一掌，姜飛剛往旁躲，猛覺急風颯然，唷呀一聲，對面惡僧手已鬆開，立在原處不能轉動。原來席泗已由上縱

落，不知用什方法將惡僧定住，不言不動。

　　再看上面僧徒已倒了一大片，好生驚喜，剛要開口，席泗已使眼色止住，怒喝：「你這小鬼想代禿驢作證，說我是賊麼？不看

你年小，我便將你抓死，還不快滾！好容易一頓夜酒有了著落，你偏在此討厭，就活不成了。」

　　上面又有一個肥頭大耳、穿得極好的中年和尚一路搖手亂喊：「不要動手，有話好說！」喘吁吁跑了下來。

　　姜飛認出廟中方丈法光，知其平日勾結官紳，頗有勢力。又見席泗厲聲怒罵，裝得其勢洶洶，聞言會意，只得故意咕噥著說：

「連和尚帶花子都不講理，欺我小孩，我找人評理去。」

　　邊說邊往回走，耳聽法光在後高呼：「小孩回來，你到街上去尋那專治外傷的邢武師，請他帶點藥來，少時給你跑路錢。」

　　姜飛裝不聽見，仍往前走，耳聽席泗哈哈笑道：「你想叫那小孩尋那賣膏藥的小邢來報仇麼？有話明說，不必費事，我自到你

廟中等候，還有兩個未動手的還能跑路，只管尋人好了。」

　　法光急得連聲分辯，重又大聲疾呼，說：「那小孩不要去尋邢武師了，省得這位窮爺多心！」

　　姜飛回顧，法光已陪著席泗走去。先倒的和尚也能走動，看神氣似要跟來，被法光喊住，一同往上走去：因是寒冬歲暮，下面

湖邊雖有幾家居民，相隔尚遠，事情又完得快，多未驚動，只有三四人從遠處看見，趕來探問，遇見姜飛，告以有一窮人在廟前曬

太陽，和尚說他髒了地方，罰令打掃冰雪，爭吵了一陣，窮人寡不敵眾，已被迫答應。

　　眾人均知廟中和尚強橫，聞言不平，咒罵了幾句，便各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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